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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我心中
第二届民族团结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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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食野之革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诗经·小雅》
学《诗经》，读这首小雅时，只在公园

见过鹿，没听过鹿鸣。想象一定如雀鸟鸣
叫，如音乐一样美妙，姿态优雅。以后看
到一幅画叫《秋林群鹿图》，是五代时的名
画。画面上八九只可爱的梅花鹿，在野林
深处嬉戏、鸣叫、静卧、奔跑，神态各
异，栩栩如生。观此画时，不由得想起

“小雅”的“鹿鸣”，似进入了优雅的鹿的
仙境。但这是古代的画面，现代呢？听说
长白山林区有的县办起养鹿场，那是在大
圈里饲养，如奶牛场、养猪场。我从小学
课本上知道日本有个奈良公园，园中有鹿
群，不圈养，可在公园内自由奔跑，任游
人抚摸、逗弄。不过这也只限于公园里，
日本的山林里有群鹿飞奔吗？没听说过。
我不是猎人，不能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

《猎人笔记》里所描写的那样，身临其境在
苍茫林海里，在大自然中自由徜徉、自由
观赏。多么希望在现代的山林里也能出现
古代的“秋林群鹿图”啊。

金秋十月，我却在辽北山乡看到了比
古名画还要迷人的“秋林群鹿图”，听到了
呦呦鹿鸣声。

登上长白山余脉的凤翔山麓，正欲一
览醉人的秋色，忽听山下传来“呦——
呦”的长鸣，间杂着清脆的银铃声。两名
系着红领巾的少年赶着一群梅花鹿走来
了。随着牧童的一声哨音，鹿群争先恐后
追逐潺潺流水，欢畅痛饮，尽情嬉戏。看
那顽皮者，边饮边用前蹄拍击浪花，追涛
扑浪；善斗者，头对头顶起角来誓争高
低；好食者，埋头啃着河边嫩草，细细品
味；欢乐者，伴着哗哗水声引颈高歌，逍
遥自在。那刚被锯茸、头顶嫩角的小公
鹿，竟将宽宽的额头伸进水中冲洗，而后
凝神细照，是不是在奇怪：自己原来那珊
瑚枝似的美丽茸角哪里去了？那项带响铃
的头鹿，泰然四望，是在欣赏这金霞满
天、层林尽染的绝妙秋色？还是在倾听远
处忙于秋翻的拖拉机的轰鸣……

这现代的“秋林群鹿图”，该是哪一位
丹青妙手的佳作？我情不自禁从山腰蹦跳
下来。未料，群鹿惊炸，有的越河登山，
有的仰首尖叫，有的竖耳瞪眼，有的粗尾
上撅，那大张的羽扇似的白毛，好似扬起
警备的白旗。我忙隐于树后。“呦——
呦”，又一阵动听的长鸣，惊逃的小鹿相继
停步。只见从柳丛中走出一位头发花白、
肩宽腰挺的壮实男子。仔细看去，原来是
大队书记张殿奎，一位曾于前几年相识的
熟人。当年同他匆匆分手后，方知他是锡
伯族人。我忙上前同他紧紧握手，急问：

“这鹿群是……”
“我的。”他说。
“你的？”下边我未出口的疑问是：你

们的鹿不是处理了，鹿群不是散了吗？
好几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第一次

来到辽北地区最偏远的凤翔山村。当时一
路径直走到大队书记张殿奎家，推开大
门，见院里拴着羊，趴着狗，跑着鸡鸭，
木栅栏里还站着一只小鹿。这鹿，头顶着
一对血色的毛茸茸的锥角，撅着白唇嘴
巴，瞪着乌亮的圆眼睛，警惕地望着我。
我好生稀奇：林中野兽怎能同家畜同院共
处？我向张殿奎提出这个疑问。他笑笑，
没马上回答。

他的老伴在一旁却先开了口：“说的是
嘛！集体的鹿场赔钱了，说什么国际市场
鹿茸跌价，不如把该杀的鹿杀了卖鹿心、
鹿鞭，当药材卖更值钱。腾下人手出外打
工，多省心。”

“尽图省心，那能致富吗！”张书记顶
撞老伴一句。

我问：“那你的办法呢？”
“分散承包，家养。”他答。
我又问：“鹿是野生的，能和猪、牛、

羊一样家养吗？”
“就是嘛！”老伴马上接话：“咱庄稼人

从老祖宗起就会种地。可养鹿，咱祖宗八
代谁家养过？”她转过身向我说：“他尽想
巧，人家给他绰号叫‘张想巧’。”

我笑了，觉得张想巧这名挺好。
张殿奎反问我：“你知道我们这地方从

前叫什么名儿吗？”
我摇摇头。

“从前归西丰县管辖，叫逃鹿！”
逃鹿！县志有记载。清朝入关后，这

里曾被圈为御围场。光绪年间才开禁、招
垦。传说，一次亲王出关祭祖，兵马护驾
前来围场狩猎。一御猎官身披鹿皮、头顶
鹿角隐于丛林，模拟母鹿鸣叫，唤来众多
公鹿。亲王大喜，拉弓疾射，假鹿射死，
真鹿奔逃。从此得名“逃鹿”。

张殿奎在赶猪、放羊的孩童时期，就
听过这个传说。也听爷爷说过，“打牲族”
天生爱骑马射猎放牛羊，他打小就有这个
爱好。上山放羊、采蘑菇时，常往老林深
处钻，故意放大嗓门呼喊，幻想能像传说
的那样，呼唤来活蹦乱跳的小金鹿。可他
一次也没有见到鹿的影子，却听了无数的
童话故事：鹿吃人参果，鹿盗灵芝草，鹿
奔月宫，鹿救猎人……多么善良的小动物
哟，何时能回归凤翔山林？

张殿奎向我说：“农民是不见兔子不撒
鹰的，一只鹿好多钱，养不好钱砸手里，
谁兜着？”

我问他：“你敢兜着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带我到队上的鹿圈

去看看。
我们站在鹿圈墙外，望着圈里的鹿

群。淘气的小仔鹿，温顺的鹿妈妈，还有
那剽悍刚猛的大公鹿，都向张殿奎奔来。
他摸摸它们光滑的皮毛，扯扯它们的耳
朵，自语似的说：“现在有人要把你们当药
材换钱了，我多想带你们回到大自然，在
广阔的森林里自由奔跑啊。”

跟随我们而来的老伴又向我说：“他天
性难改，对牛羊、对小鹿比对自己的儿女
还疼还爱啊！可是马上换不来钱，光想着
抱着有啥用啊？上边新来一位领导支持把
鹿场处理掉，马上能见现钱，多省力呀！”

张殿奎长出一口气，望望妻子没再言
语。

我来凤翔是应一杂志之邀写一位人物
的典型材料，妇女队长找我到乡里去，我
便同张书记一家分手了。路上，妇女队长
告诉我，张书记是锡伯族，他爷爷辈娶了
本村闯关东人家的姑娘，就独自落户到这
里。据说，沈阳郊区有两个锡伯族自治
乡，都说那是 200 多年前从北边“随龙过
来的”，是“打牲部落”。

噢！原来张殿奎是“打牲部落”的后
裔。

回沈以后，我专程去了正在修复、尚
未开放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此庙始
建于康熙四十年，占地一万多平方米，三
大正殿、东西两侧立有高达 144 厘米的两
座石碑，分别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碑
文，立碑者为锡伯族的几位首领。碑文记
载：“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落，祖居海拉尔
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千年前，为

“鲜卑遗民”（锡伯为鲜卑的音转） 游牧渔
猎于大兴安岭山林。16世纪末，努尔哈赤
统一建州女真后，统被编入后金八旗，设
有锡伯“牛录”。康熙年间，因满族精兵相
继入关，而陪都盛京 （沈阳） 亦需保卫，
为加强统治，也避免分散闹独立，颁皇
诏：将强悍善射之锡伯兵甲携眷由北移迁
盛京、辽河流域，保圣驾护龙土，跑马占
荒，兵民农牧，安营扎寨，故称“随龙过
来”。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年） 为新疆地
区屯垦戍边，又下谕旨：将盛京地区的近
5000 锡 伯 精 兵 抽 调 千 人 携 眷 “ 拨 往 伊
犁”。是年阴历四月十八日，锡伯官兵扶老
携幼共3000余人，于太平寺家庙同众族亲
挥泪告别，车辚马啸，浩浩荡荡走上吞沙
饮血的悲壮西征。200 余年来，他们为戍边
伊犁挥汗流血、埋忠骨、育后生，保国安建家
园。

今天，新疆察布查尔已设有锡伯族自治
县，其人口由1949年的不足万人，已增至两
万余。辽宁和新疆为锡伯族居住的两大区。
而新疆的锡伯族对本族和满族的语言、文
字、风俗、文化保存得最完好。辽宁的民族
学、史学工作者常到那里采风、调研。现今，
每年阴历四月十八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
代表，都要返回故里，在沈阳的太平寺同辽
宁的族亲隆重聚会。

当我了解了锡伯族的简要史情，便想寻
找机会同当年我相识的锡伯族同胞再相会
相谈，也看看我一直惦念的那一群可爱的金
鹿。万未料到，几年过去，我竟在这活生
生的秋林群鹿图的画境中同他偶然相遇了。

我随着他们的鹿群，来到他们距自家
房后不远的鹿苑参观。鹿苑干净敞亮，黄
沙铺地，槽水清清。围墙上挂着一排青枝
绿叶的柞树棵 （鹿柴），好似一行美丽的林
荫。几只小鹿在“树荫”下伸长脖颈，拽
咬枝上飘动的绿叶，兴致勃勃。张殿奎告
诉我，从前鹿场把鹿柴都扔在地上。鹿柴
沾上泥水，鹿就不爱吃了。鹿最爱洁净和
优美的环境。

正说着，他那健壮的儿子和扎着羊角
小辫、系着红领巾的小女儿进来了。兄妹
俩用饵料和哨声，引导、调教鹿听从信
号、服从“领导”；用红旗、敲铁声等强刺
激，改变鹿胆小易惊的特性，以适应环
境，渐渐建立稳定的条件反射，去掉野
性。我称赞他们调教有方。从圈养到放
养，今天，凤翔山林真的再不会逃鹿了。

我赶忙告诉他我曾去过沈阳正在修复
的锡伯族家庙。

“什么时候开放？”他急问。沉思片刻
又说，他对本民族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
只记得锡伯族的老祖先是“喜利妈妈”，张
姓原姓为扎库里氏，以后锡伯人随满、随
汉都改成单姓了。我说，“喜利妈妈”是锡
伯部落母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呢。

我的话音未落，张殿奎的老伴风风火
火赶来，快言快语大喊：“欢迎，欢迎！多少
年不见，看我们这有大变化了吧？人家说咱
老张家坟头冒青烟了。我们这共产党员要成
大老财了！”

“好啊，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富起来嘛，
别像当年愁眉苦脸的，现在该眉开眼笑了
吧！”我说。

“咦！我们现在有笑又有愁了……”
“当初你磨破嘴皮动员他们承包，他们

不干，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今天见钱眼红
了，哼。”女儿插嘴。

“嗨！我就盼着他们眼红。他们眼红，我
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不能光顾自己家
富，要帮助四邻一起富裕。起个带头作用才
对嘛！”张殿奎说。

原来，这位张殿奎书记要把自己承包
的，经过全家几年辛苦饲养由瘦弱变强壮的
20多头鹿，分拨给那些当初不愿、不敢甚至
反对承包，而今又渴望养鹿的农户，特别是
那些困难户。没钱还本，可先欠着；无力建
圈，他先代养；饲料不够，他借给；不懂技术，
他传授。实行“三保”——保养好鹿，保多产
仔，保收好茸！这位当初被人称为“想巧”的
书记想得多么周到、多么细巧啊！

“要拨，我不给头鹿，今年它的二杠（两
年生佳茸）卖钱最多，明年出一等三杈（三年
以上佳茸）。”儿子说。

“我不给小白唇！”女儿也说话了，“它最
乖，最好看……”

爸爸笑了：“好的留给自己，差的给别
人，这叫什么发扬风格？”他转脸看看我又
说，“等沈阳的锡伯族家庙开放了，我一定带
你们去看看，拜拜我们的老祖先‘喜利妈
妈’。对了，为什么她让我们把狩猎叫‘打
围’？”

“瘸子打围坐着喊嘛！”儿子抢先回
答，还比画着射击姿势。

“嗯哪！几百年前在山林里供奉‘喜利
妈妈’的日月，就是不分你我、不分强
弱，大家围着打猎，平均分领胜利果实。”
说着，他顺手从兜里掏出本语文课本，“咱
锡伯族的老传统故事，我知道不多，给你
们讲得也少。讲讲现在吧！”他打开课本，

“这是你们念过的书本吧？这篇《松树的风
格》，你们念过、背过，还写过作文吧？写
的什么来着？”他慢慢朗读：“我家门前是
松树的海洋……”

儿子、女儿不约而同地都抬起头，默
默注视着门前，四周是逶迤的群山、苍茫
无际的松海，那巍巍挺拔的红松、郁郁葱
葱的黑松，一方方、一片片，在涂上秋色
的金黄灌木林和草场的衬托下，显得更加
青翠、高洁、苍劲。是的，他们作文歌颂
过 松 ， 也 表 演 歌 唱 过 ： 愿 做 高 山 一 棵
松……

张殿奎，善“打围”的锡伯族书记，
和一双儿女将他们心爱的头鹿、白唇鹿等
18头最好的茸鹿和母鹿分拨给一些困难户
饲养了。党员一带头，群众有劲头。一些
从前连猪、羊也养不起的贫困群众，养起
了价值几千元的小金鹿。村子里，房前屋
后，重又响起了呦呦鹿鸣声。

每天下午孩子放学后，便响起金鹿们
等待的哨声。他们将自家和无劳力、不善
饲养的农户的金鹿都集中来代他们放牧，
每天都展现出一幅现代的日新月异的“秋
林群鹿图”。

那郁郁葱葱的黑松林，那金色闪闪的
柞树林，那红绿蓝紫相交的杂花林，迎着
夕阳摇曳着枝叶，相伴着金色鹿群，衬托
着清冽冽河水的叮咚响声，围奏出一曲多
重奏的鹿鸣曲……

《民族文学》1982年10月号发表过我
的散文 《鸡血水浇灌的索玛花》。其中写
到，1935年5月，红军万里长征强渡天险
金沙江以后，一路攻占了西昌、越西、冕
宁。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已进至金沙江一
线，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队则正向大渡河
急进。红军必须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于
是以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
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迅速抢占大渡河
边的安顺场渡口。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
隔着大凉山地区，为通过大凉山，先遣队
司令刘伯承和彝族部落之一古基部落的首
领小叶丹，在今天称为彝海的海子边，杀
了一只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喝鸡血酒
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大凉山。

而在整整 60 年前，在全国第一个彝
族自治县——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还出
现过一幕值得纪念的喝鸡血酒的情景。

1951年的 5月 6日，要出席峨山县第
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峨山县县城报到。第二
天开始举行大会，代表、列席代表以及参加旁听的共400多
人参加了大会。峨山县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彝族，5月12
日的大会上，成立了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选举产生了
县长、副县长和政府委员。

那时候，不管到哪里开会，都要自带被盖，代表们来到
县上报到后，被安排在县城里国民党时期县政府的一幢大仓
库里，会议筹办部门在仓库里给代表们准备了许多草席和蒲
席，代表们每人拉来一床草席和一床蒲席，叠起来铺在楼下
的地板上或楼上的木板上，再铺上自带的被盖作为睡床。

吃饭也只是两餐，上午10点开饭，下午5点开饭。晚饭
后就不开会了，任代表自由活动。

那天晚饭后在散步时，不知怎的，城关镇的几个汉族代
表，和宝兴乡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村的几个彝族
代表相遇在一起了。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是贫雇农出身的
农民，也有地主富农中的开明人士，他们会上会下，饭前饭
后，时时相聚在一起，可说是十分熟悉了。城关镇的一个汉
族代表像邀请亲戚朋友似的邀请大家到他家里去坐坐。

他倒茶、递烟、送瓜子招待大家，大家坐在堂屋里古今
中外天南地北地侃起闲话来。那些彝族代表与汉族代表相谈
时用汉话，跟自己的彝族同胞说话时用彝话。这时，小河乡
大甸中、小甸中和西谷村的两位彝族代表和一位汉族代表从
大门口的街道上路过，听见屋里又是彝话又是汉话，便好奇
地探进头来观望。房主人看见，便热情地招手道：“进来！
进来！都进来坐！”于是在街道上的人也都进了屋里。

这一来，屋子里的谈话更热烈了！东谈西谈，扯南扯
北，他们忽然扯到了解放前的“打冤家”（械斗）。

解放前峨山县有一些地方经常发生械斗。城关镇汉族中
的周姓人说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一带的山是周姓
的山，周姓的祖坟建在这一带的山上就是个证明。周姓人经
常在这些山上砍树、摘果。尼达、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
的彝族不服，经常发生械斗。无独有偶，距城关镇和尼达、
西舍顶、大法克、小法克仅 20里路之隔的大甸中、小甸中
和西谷三个村里的邱、师两姓彝族，也常与大甸中、小甸中
的王姓汉族发生械斗。原因仍然是山林的权属问题。为了抵
御对方，双方还请人来助战，并派出代表逐级打官司，最后
把官司打到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据说把官司打到南京
也没个结果，去打官司的代表却被悄悄地“藏”起来了 （杀
害了）。这些械斗都由山林问题引起，当时山林仅仅由械斗
双方中的个别地主拥有，而械斗中流血送命往往是十分贫穷
的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山林是大家的了，之后进行土地改
革，把田地分给农民，山林也跟着分给了农民，械斗成为了历
史。

此刻，在城关镇这个汉族代表的家里，那些出席峨山县
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汉族、彝族代表越谈越亲
热，一亲热就想喝酒，想吃一顿宵夜饭了。于是主人提了酒
来，割了猪肉来，还宰了一只大公鸡。当鲜红的鸡血滴进接
血的碗里的时候，汉族代表、彝族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提出：
喝鸡血酒把双方民族的团结亲密巩固下来。

说一不二，他们真的倒出一大碗酒，把鸡血滴进酒里，
汉族代表、彝族代表你一口我一口地依次喝起来了。

红军万里长征时刘伯承与古基小叶丹在彝海边喝鸡血酒
结盟，是以彝海的水代酒；今天峨山的汉族、彝族代表喝鸡
血酒表示团结亲密，喝的可是真正的酒呢！当年刘伯承与古
基小叶丹在彝海边喝鸡血酒结盟，是要继续万里长征，夺取
革命胜利；如今出席峨山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些
汉族、彝族代表在峨山县城喝鸡血酒，为的是确认大家都是
国家的主人翁，各民族紧密团结，不再“打冤家”了。

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真正结束了历史上各
民族之间经常打冤家的局面，如今 60多年过去，各民族之
间有的只是越来越亲密的团结。

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天。一觉醒来，屋里黑糊
糊的，我有些疑惑，是自己的生物钟出了问题，
醒得早啦？我起身打开窗帘，窗外是一片昏暗，
尽管窗户关得紧紧的，我还是听见了滴滴答答的
落雨之声。凑近闹钟一看，时间是早晨 6 点 30
分，恰恰是平日起床的时间。若在往日，此时此
刻已是天光大亮或是阳光灿烂了，可今日却很反
常。北京的秋天素来是非常晴朗的，是四季中最
宜人而美丽的季节。然而，近 20 年来，京城的
秋天在人们的“熟视无睹”中，悄然地消失着。
原本 10 月中旬正值秋高气爽之际，昨夜的突然
降温近零度，又逢这场秋雨，令我感到了冬天般
的寒冷。

天色尚早，从书桌上拿起那本正在读着的
《人民好总理周恩来》，读着读着，感到那些文字
燃烧了我似的，觉得不再寒冷，周身的血液在沸
腾，我不禁读出声来……

1957 年 3 月，周恩来在政协召开的会议上，
全面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满族的问题。周恩来指
出，满族不过几十万人口，但是统治中国长达
200多年，正说明它是一个有本领的民族，是值
得佩服的。但是到后来它抵挡不住外国的侵略，
腐化了，汉人才起来打倒了清朝的统治。清末鼓
吹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 《革命军》，现在
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
很坏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再那样看待满
族就不完全合适了。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
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
统治阶级，他们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今天
我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从清代继承过来的。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当承认清朝对此是
有贡献的，清朝有些政策对人民也是有益的，在
清代全国人口增加了，就是一个证明。我们这样
提不是要肯定清朝统治阶级一切都对，不过，除

了不对的以外，他们也做过一些好事，这样就不
至于理解错了。

周恩来还谈到，任何民族都是有民族心理、
民族感情的，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清朝，整个满
族抬不起头来，他们用汉文、改满服，有些人改
了姓氏。从形式上看，汉人和满族人最没有区
别，但实际上，满族还是有其自己的民族感情
的，不能设想，满族和汉族杂居了200多年，今
天满族就已经没有特点，完全和汉人一样了，没
有区别了。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中没有邀请
满族代表出席，这是一个错误。当时认为满族已
经没有什么特点了，可以不作为一个民族单位。
正是周恩来发现问题后，提出“要恢复满族应有
的地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政协全国一届二
次会议的时候，才有了
满族代表的席位。可见
我们在承认满族的问题
上，是经过了一段曲折
的过程的。

这段文字我是一口
气 读 完 的 ， 周 恩 来 在

“ 恢 复 满 族 应 有 的 地
位”问题上，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
的政协会议上，老舍先
生、梅兰芳先生等满族
人士一一出现在了会议

上。
读这本书，我的思绪从满族想到了清朝，想

到了康熙，他的民族政策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除了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划分中俄边
境，将中国的版图扩大到 1000 万平方公里外，
他在避暑山庄修建外八庙更是千古功德。

外八庙是指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在承德
避暑山庄周围依照西藏、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
庙的形式修建的 12 座藏传佛教寺庙群。外八庙
其真实的用意是联络少数民族上层的感情，用乾
隆的话说就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是
一道“精神长城”。而如今，党的民族政策正是
一道真正团结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长城”。

伏于窗前，窗外的初秋景致从未如此令我这
般感慨，窗外雨景虽只是尺幅寸图之景象，却有
万千变化莫测之妙。

渐渐地，窗外明亮热闹起来，心境豁然贯通：
昏暗与明亮的意义，它们存在着同等的价值！

不喜欢昏暗的人众也，但我于昏暗中收获了
答案；不欣赏初秋的人多也，但我于凄婉的初秋
中体味到了她的别致。

昏暗中的期待
□赵晏彪（满族）

茶香润土家
□谢群山（土家族）

山里的土家族招待客人有一样
必不可少的宝贝——茶。无论在寒
冬，还是在炎夏，无论你是专门造
访的来宾，还是路过的旅人或“背
脚”的乡亲，只要你来到家里坐
下，都有一杯绿茶冒着热气，被恭
敬地“筛”到你手上；如果你在这
家用过饭，也会有一杯热茶“筛”到你手
中，让你漱口；在团团香气的滋润中，你与主
人谈事情、拉家常，说知心话，营造出一片浓
浓的温暖氛围。

农村的土家人到离家较远的地里劳作
时，往往带上一壶绿茶，放在田埂边或是树
荫下，每当挖一会儿田，或采一会儿茶，汗珠
子大颗大颗埋到土里后，就在小憩时喝喝
茶；在地里劳累一天后，回到家，也要泡上一
壶热茶，品尝生活的苦涩和甘甜，感受有滋
有味的生命。

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是著名
的茶乡，这里山高水奇，森林覆盖率高达
80%，有一条清澈的泗洋河及其众多的支流
小溪，四季分明，云雾缭绕。正如当地民歌所
唱“高山顶上一蔸茶，年年摘来年年发”。早
在 130 余年前，就有英国人来这里开办“宝
顺合”茶庄，让优质花茶畅销海内外。解放
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茶人更是扎根于
此，引进科技，改良品种，广泛种植，经过数
十年的成与败，兴建了一片片翠绿的现代化
茶园，给当地的土家人带来了幸福生活的保
证。

儿时，每到春夏，家乡成群的土家人披
着霞光进园采茶时，满山翠绿丛中，就响起
阵阵山歌：“我爱嘛采花山啰衣，九里十八湾
湾啰喂，湾湾哪号子啊响哎……”歌声嘹亮

高亢，极富特色，让群峰反弹出阵阵回音，完
全可以与《青藏高原》媲美。

有一年春天，茶乡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
的歌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千人唱，万人和，
对了整整三天茶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喜悦之
情，表达对天地赐予茶叶这样好东西的深深
感恩。多年后，参与当年盛况的家乡人仍对
此记忆犹新。记得我上小学时，春夏课余走
进集体茶园，帮大人采茶，常常沉浸在那一
片歌海中。

儿时，家乡的土家人时兴制作市场行情
看好的红茶，自家几乎不饮用，据说都卖给
了苏联人和蒙古人，以助其消化肉食。后来，
市场行情大变，虽然原材料一样，绿茶却比
红茶利润更好。五峰土家山寨的茶商就开始
纷纷打出自己的旗号了。

对土家文人而言，茶在精神层面的感受
是具象的，明朝土家诗人田九龄《茶墅》诗
云：

霞外独尝忘世味,
丛中深构避喧亭。
旗枪布处枝枝翠，
雀舌含时叶叶青。

一年一年，山里土家人的生活已经越来
越好，而土家人也在努力让“绿米粒”、“红花
朵”一样的土家香茶像土家茶文化一样，传
达天地的气息，滋润世人的心灵。


